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 ~1791
      西洋音樂史上，所有被稱為天才作曲家若與莫札特相比，光芒難免都要黯淡下來，因為莫札特確實是天才中的天才。
    在莫札特六歲（一七六二）的這一年，父親首次帶著他與大他五歲的姊姊Maria Anna（Nanner l）從事旅行演奏，地點是維也納及慕尼黑。這是莫札特這位神童的初旅。從此以後到二十三歲的十七年歲月裡，除了斷斷續續有七、八年較常住在家鄉薩爾茲堡外，其餘的十年，都是奔波在旅途中。包括義大利、德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法國等國家的近三十個重要的文化城市，當時都有莫札特的足跡。歌德在世時，每次憶起十四歲時在法蘭克福聆聽七歲的莫札特演奏，都神采飛揚，艷羨不已。

莫札特的前半輩子風塵僕僕，可是這位神童卻能夠充分利用巡迴諸國的機會，除了施展他的音樂才華，博取掌聲之外，在與各地音樂家會面時，也不忘互相切磋，虛心求教。例如在倫敦與J. C. 巴赫，巴黎與J. G. Eckard、米蘭與G. B. Sammartini、波隆納與P. Martini…，透過這種方式，莫札特不斷吸收各家的優良傳統，且嫻熟於心。

可是這種浪跡五湖四海的生涯與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的世故，對於一個童稚的心，其實是頗為殘酷的。莫札特不曾有過童年與鄰家孩子結伴玩耍的回憶，普通兒童可以擁有的單純的、無憂的生活也被剝奪殆盡。不管是燠燥的炎夏或冰封的寒冬，侷促的鐵殼馬車，就是他的家。姑且不論十年的時光裡，病重得幾度進出死神的國度，我們無法相像悠悠歲月中，莫札特的音樂少有大悲或狂喜，但英雅、婉麗的聲響背後時常蟄伏著一種難言的壓抑及暗藏著一般智慧不易解讀的神祕，這些都與童年時期心靈上的烙傷有著密切的關係。

莫札特的音樂表現，最大的特點除上述「聲響背後所暗藏」之外，就是常以簡單的語法、永恆如歌般的旋律開始他的音樂，但不久就有一股力量強迫你一起感受、一起思考，一般人往往在這裡會漸感吃力或無法集中思緒，但這正是他的藝術在陡升的地方，也是精華所在。

莫札特：魔笛, K. 620
Mozart :Die Zauberflöte ( The Magic Flute ), K. 620
《魔笛》是莫札特最後一部作品。一般人喜歡它的明麗斑瀾、雋思妙語，整部歌劇像一園怒放的群花般天然飛動。專家學者對莫札特能在一部歌劇中，結合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諸多優良傳統，且能讓它們在群聚後消失了自我的邊際而渾然一體，感到不可思議。
莫札特與《魔笛》劇作家許卡內達（Emanuel Schikaneder）都是共濟會（Freimaurer）會員，共濟會源自十二世紀，是追求人性、平等、自由、行善的組織，成員為男性，互以兄弟稱之。在不同的政治時空，共濟會時而開放、時而查禁。莫札特為共濟會寫了不少婚喪喜慶的儀式音樂，劇作家原本是想以《魔笛》來宣揚共濟會苦修、律己、期待光明、勝利的精神，應是一部寓意劇。例如劇中薩拉斯特羅（Sarastro）就是共濟會的思想家波恩（Ignaz von Born）、王子則是解禁共濟會的約瑟夫二世、夜后是嚴苛的女皇德瑞西亞（Maria Theresia）等。

此外降E大調是共濟會的調性，所以歌劇就是以這個調性開始、結束的；數目「三」，是共濟會的象徵，故序曲就是以「三」和弦敲「三」下開始的，還有王子「三」叩「三」個聖殿門、「三」侍女、「三」仙童……等，還有劇本首次出版時，印在上頭的金字塔、五角星、沙鐘、角尺等圖案，也是共濟會成員領會的象徵。如此看來，似乎《魔笛》帶著濃厚的共濟會色彩，但今天它絕不是這個組織的傳播工具，因為劇本被莫札特的音樂昇華了！它已不再只是單純的符號，不再帶著具體的有限性，而是以超乎人類的樣式，詮釋人類的感情，如果你能站到「有限直觀中的無限形式」這個高度上，共濟會的理念、象徵，也就不重要了。
雖然劇本沒有講明故事地點，但從劇中聖歌有「伊希斯」（Isis，埃及女神）及「奧西里斯」（Osiris，尼羅河神）來看，應是神話時代的埃及。跋扈、剛愎的夜后（代表黑暗）與寬容、仁慈的薩拉斯特羅（代表光明），在這兒展開了較量。夜后的音樂純粹是義大利式的，她先以宣敘調「親愛的孩子，別顫抖啊！」勸服王子為她奪回女兒，然後詠嘆調的前段是小調、緩慢的悲訴，後段是大調、激昂的鼓舞，此曲在結構、意蘊雙方面，都無比完美。夜后在第二幕的「復仇之火在我心裡燃燒」，是《魔笛》的招牌曲，炫技的花腔，挾協奏曲之勢，將「人聲」推到「樂器化」的境界。薩拉斯特羅的回應「在圍牆環繞的聖地，復仇之念都會消除」，強烈凸顯二者性格之對立。這首男低音歌曲散發著英國都鐸王朝神聖、靜穆的遺韻，顆顆音符都聲若洪鐘。
捕鳥人與王子的對立，則建構在另一種層次上，捕鳥人是直覺的（「我是一個捕鳥人」）、原始慾求的（「帕帕蓋諾想有個情人或老婆」）﹔王子是思考的、理想的（「這幅畫像可真迷人」），所以，捕鳥人的歌曲往往具樸實的民謠風，王子的詠嘆調總是堅守共濟會的原則。第一幕帕米娜與捕鳥人有一首著名的二重唱「對人有情的男人」，在此她憧憬著對王子的愛情，音樂因而顯得清新、透明、天真。到了第二幕帕蜜娜的詠嘆調「啊！我感到愛情的幸福已經永遠消失了」，風格卻如此沉鬱、淒惻、憮然，我們發現就在兩幕之間，愛情讓帕米娜長大了、成熟了。
合唱在《魔笛》歌劇中非常重要，不論是崇高莊嚴的或是詼諧逗趣的，都留有葛路克影響的痕跡。當然《魔笛》的特色也展現在為對白而留下的大片空間。歌劇中穿插對白是德奧固有的傳統。由於它不是宣敘調，所以這些對白完全獨立在音樂之外，但對白畢竟只是歌劇進行時的「巨大休止符」，更何況很多好的音樂並不一定在完整的詠嘆調裡。例如王子在聖殿前追問著：「永恆的黑夜，何時消失？」時，隱身合唱所傳來的回答，多麼安慰，多麼溫暖，多麼人性。另外兩個盔甲武士引領這對情人接受水火試驗的音樂，是全劇最令人驚心動魄、不寒而慄的。我相信莫札特在譜寫這段音樂的時候，死神就在他背後望著他，請聽聽，伸縮號在這裡用得多詭異，還有不絕於耳的弦樂、木管涕零之哀嘆，賦格進行中，男聲凜然的聖詠主題，句句斬釘截鐵地宣告著。雖然劇情與安魂無關，但絕對比莫札特《安魂曲》中的任何一段，都更安魂。
劇作家為了讓莫札特能心無旁騖地創作《魔笛》，特別打造了一間小屋給他。這「魔笛小屋」目前坐落在薩爾斯堡莫札特音樂院的碉堡公園裡，供人觀賞。《魔笛》於一七九一年九月三十日首演，同年十二月五日莫札特就去世了。可是以首演期間一個月就演了二十場的成績來看，莫札特的高興、滿意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十月七日寫信給妻子：「…最令我高興的是der stille Beifall（靜默的喝采），我確知聽眾感覺到這歌劇是如何不斷地在上升。」如果有一天，你到了莫札特歌劇院，別忘了到濃蔭深處去尋找「魔笛小屋」，找到時，不要喧嘩，放輕腳步，慢慢走過去，然後，為這漆黑的小屋，致上你靜默的喝采。
劇情介紹
（出自世界文物出版社  歌劇經典系列）
第一幕

第一場 

塔米諾王子來到夜后的領地，被大蛇追趕，昏倒在地，夜后的三位侍女殺了蛇，救了王子，並回宮去向夜后報告。為夜后提供飛鳥的捕鳥人帕帕蓋諾來給夜后的宮殿送鳥。王子醒來，帕帕蓋諾吹牛說是他殺死大蛇，侍女回來後懲罰他，把他的嘴巴鎖上。她們奉夜后之命，告訴塔米諾說，夜后的女兒帕米娜被法力高強的薩拉斯特羅搶走。夜后把帕米娜的畫像給塔米諾看，塔米諾馬上愛上了帕米娜。這時夜后來到，讓塔米諾去救帕米娜塔，塔米諾答應了，夜后還命令帕帕蓋諾去當塔米諾僕人。侍女們把一支魔笛給了塔米諾，把銀鈴給了帕帕蓋諾，供他們防身之用。他們由三位仙童領路，前往薩拉斯特羅的領地。

第二場
在薩拉斯特羅的領地裡，黑人僕人莫諾斯塔托斯正在騷擾被囚禁的帕米娜。帕帕蓋諾闖了進來，把莫諾斯塔托斯嚇走了。帕帕蓋諾告訴帕米娜，他是她母親派來的，並且說塔米諾王子對她一見鍾情，帕米娜很高興。

第三場
塔米諾來到了薩拉斯特羅的神殿，一位擔任發言人的老祭司接待他。當他知道這是薩拉斯特羅的領地時，他想離開，祭司們告訴他，帕米娜還活著，他才高興地留下。帕米娜和帕帕蓋諾也逃到神殿前，但還沒有見到塔米諾。這時薩拉斯特羅坐戰車來到，帕米娜向他說明為何想逃走，薩拉斯特羅解釋說，他不能把她交還她母親，是因為她母親太專橫；而且應當有個男人來協助她。莫諾斯塔托斯把塔米諾抓進來，向薩拉斯特羅邀功，卻被主人下令打他七十七大板。塔米諾和帕米娜見了面，互相擁抱。

第二幕
第一場

薩拉斯特羅向祭司們宣布，他們有義務幫助那一對年輕人，使他們通過考驗之後，按眾神的意旨成為眷屬。
第二場
夜裡，三位祭司拿著火把走進漆黑的神殿，問塔米諾有沒有決心接受考驗。塔米諾表示有決心，但帕帕蓋諾卻沒有。祭司告訴他通過考驗後，他會得到年輕貌美的妻子帕帕蓋娜，他才興奮起來。祭司告訴他們，可以見到帕米娜和帕帕蓋娜，但不能跟她們說話。祭司們離開後，夜后的三位侍女來了，說祭司要處死他們倆，要他們逃走。塔米諾拒絕了，通過了這次考驗。

第三場
帕米娜在花園裡睡覺，莫諾斯塔托斯進來想調戲她。夜后來到把他趕走，並且給帕米娜一把匕首，要她去殺死薩拉斯特羅，不然就跟她斷絕一切關係。帕米娜不願意。夜后走後，薩拉斯特羅出現，說應當消除復仇之心。

第四場
祭司們把塔米諾和帕帕蓋諾帶進大廳。一位老太婆給帕帕蓋諾喝水，還說她只有十八歲，她的愛人是帕帕蓋諾，帕帕蓋諾嚇了一跳。三仙童帶來食物，帕米娜也來了，但塔米諾遵守諾言不跟她說話，她失望地離開了。

第五場
祭司們認為塔米諾有資格入教，薩拉斯特羅說他還得去接受一些考驗。他讓帕米娜進來跟塔米諾告別，塔米諾還是不跟塔米娜說話，他又踏上征途。

第六場
祭司告訴帕帕蓋諾，本來他應該永遠在地下流浪，但是眾神寬恕了他。老太婆出現，要跟帕帕蓋諾結婚，帕帕蓋諾勉強答應，這時，老太婆忽然變成了十八歲姑娘帕帕蓋娜。帕帕蓋諾大喜，跟她擁抱。但祭司把帕帕蓋娜帶走，說現在他還不配做她的丈夫。

第七場
帕米娜被她母親的詛咒壓得透不過氣來，又以為塔米諾不愛她，想用匕首自殺。三仙童來阻止了她，並答應帶她去見塔米諾。

第八場
塔米諾被帶到有帶甲衛兵守衛的神殿，他在那裡跟帕米娜相見。兩人一道依靠魔笛的幫助，過了烈火和洪水這最後兩關的考驗。

第九場
帕帕蓋諾找不到帕帕蓋娜，傷心得要上吊，三仙童制止了他，讓他奏起銀鈴。三仙童把帕帕蓋娜帶來，兩人見面後，高興地預言婚後兒女成群的幸福前景。

第十場
夜后答應了背叛薩拉斯特羅的莫諾斯塔托斯的條件，即他們一起攻入薩拉斯特羅的神殿，然後夜后把帕米娜嫁給莫諾斯塔托斯。當他們正在進攻的時候，雷聲隆隆，水聲嗡嗡，他們的法力全都被破壞，跌進永恆的黑夜。薩拉斯特羅宣告光明戰勝了邪惡，塔米諾和帕米娜加入了祭司的行列。
